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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《藝文類聚》之編者及其內容體例 

 

第一節 主纂歐陽詢之生平與其時代背景 

 

歐陽詢（西元 557 年～西元 641 年），卒於，字信本，潭州臨湘人（今湖南

省長沙市）。其出生時，正是南朝陳開國時期，祖父歐陽頠地位顯赫，曾任大司

空，詢父歐陽紇為廣州（今廣東省廣州市）刺史，以謀逆之罪遭誅。詢父至交尚

書令江總收養了歐陽詢，並且教授歐陽詢讀書。歐陽詢雖其貌不揚，曾被同僚笑

稱：「聳脖成山字，埋肩畏出頭。誰言麟閣上，畫此一彌猴。」但歐陽詢憑藉著

其聰明才智，很快的便博通經史。 

時詢三十三歲，陳朝被隋取而代之，詢北上長安，開始其仕官生涯，頗受重

用，曾任太常博士。隋煬帝下令楊素重修《魏書》，歐陽詢即曾參與過修書的工

程，但因楊素去世而未完成。當時的隋朝官員李淵與歐陽詢有深厚交情，引詢為

幕府賓客。 

武德元年唐朝建立，時詢已是耳順之老朽，但仍受高祖李淵之重用，位至給

事中。武德五年，高祖下令編纂《藝文類聚》，由歐陽詢擔任編輯大任，參與工

作者有秘書丞令狐德棻、侍中陳叔達、太子詹事裴矩、詹事府主簿趙弘智、齊王

文學袁朗等十多人。武德七年完成此浩大工程，上奏高祖，刺帛二百。貞觀元年，

唐太宗任其為太子率更令、弘文館學士。歐陽詢於貞觀十五年辭世，享年八十五。

事蹟具《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上‧列傳第一百三十九上‧儒學上》。 

 

第二節 《藝文類聚》之纂修及其內容體例 

 

一、《藝文類聚》之纂修 

 

《藝文類聚》是唐代初年由高祖李淵下令編修，在唐朝政權確立之後，高祖

李淵便採取了許多有利於生產發展的措施，為了要彰顯唐朝文治盛況，於是便有

了大規模官修群書之舉，在高祖下詔修《藝文類聚》的那年，同時詔修唐前歷代

史，而編修《類聚》的文人中，也有不少被任命兼修史書的工作，例如歐陽詢修

《陳史》，陳叔達、令狐德棻修《周史》，裴矩修《齊史》。由此可說明這些參加

編修《類聚》的文人，都是當時文壇上的一時之選。而且由於他們兼修史書工作，



- 8 - 

 

對充分的把握修撰類書的原始資料，也多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，正因為如此，

《類聚》之編修工作，才能夠完成得非常迅速。 

    《藝文類聚》的完成，前後共費時三年，根據《唐書卷一八九‧儒學上‧歐

陽詢傳》和《唐會要》記載，《藝文類聚》是在高祖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奏上。

現在書前所載序文，正確的結銜應該署「給事中歐陽詢」的，可是後人為紀念他

對國家的功勞，乃依據唐太宗李世民所賜的官職和爵號，而更改結銜署「太子率

更令弘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」。 

 

二、《藝文類聚》之內容 

 

《藝文類聚》共分四十六部，每部各有子目，全書共有七百二十七子目，約

百餘萬言。所引用的古代典籍達一千四百三十一種之多，收集的文獻資料，包括

從自然科學的天文、氣象、歷法、地形、生物，到應用科學的農業、工業、營造、

器用，以及人類社會的政治、經濟、倫理、宗教、文字、藝術、歷史、文物和文

化、教育等各種科學的知識，比較全面的反映了當時的科學文化發展的水準和成

尌，可是從《類聚》引用書目中，大略分析以後，發現這些引用的古代典籍，現

在還保存著的，至多不過百分之十而已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已失傳。而在僅存的

百分之十中，因《藝文類聚》所徵引的都是唐前古本，可以用來和今本互校，訂

正訛誤，因此歷代的輯佚校勘名家，仍將此書視為珍貴無比，紛紛引它作為校勘、

輯佚古籍的藍本。遠在宋代，周大必、彭叔夏校《文苑英華》，尌已利用《藝文

類聚》；晚明以下馮惟訥輯《詵紀》、梅鼎祚輯《文紀》、張溥輯《漢魏六朝一百

三家集》；迨清代的嚴可均輯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，其汲取《藝文類聚》

的資料之多，清代的校勘、輯佚學者治理先秦、兩漢迄南北朝古籍，尌更廣泛的

運用這部類書而多能深切理解其價值。 

 

三、《藝文類聚》之編輯體例及功能 

 

（一）「事文兼具」的新體例 

 

    《藝文類聚》序中所云：「《流別》、《文選》，專取其文；《皇覽》、《遍略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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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書其事。」1即在《藝文類聚》之前，我國資料彙編性的圖籍，以「文」、「事」

主題分為兩大類。以文章為主的，稱為總集；以隸事為主的，稱為類書，正如歐

詳詢序文所言，其缺點是「文義既殊，尋檢難一」，造成讀者查檢的不便。為了

解決這個問題，《藝文類聚》突破舊體例的束縛，採用「金箱玉印，比類相從……

其有事出於文者，便不破之為事。故事居其前，文列於後」2的新方法。將所輯

錄的材料分為「事」、「文」兩大類，在每個條目下，先羅列經、史、子類圖書有

關事物的記載，後附有關的詵、賦、頌、贊、令、書、表、志、箴之屬，即集類

的作品。如《類聚卷四五‧職官部一‧總載官職》條下，先收經部的《尚書》、《禮

記》等，接著收史部的《漢書》、《東觀漢記》、《漢舊儀》等，以上各書屬事的部

分；接著載集部的〈魏應璩雜詵〉。繼收〈晉陸機漢高祖功臣頌〉、〈晉張子並楊

四公頌〉、〈後漢班固公孫弘贊〉，以上屬文的部分。 

    《藝文類聚》將「事」與「文」合而為一的方法，它改善了以往類書偏重類

事，不重採文，以及隨意摘句，不輯片段的缺點，誠如其序言所云：「俾夫覽者

易為功，作者資其用。可以折衷古今，憲章墳典云爾。」3事文合一，不但豐富

了它的內容，更因檢索便利而增進其實用的價值，深受學者好評。《四庫全書總

目》稱：「是書比類相從，事居其前，文列於後，俾覽者易為功，作者資其用，

於諸類書中，體例最善。」4陳振孫因稱之為：「所載詵文賦頌之屬，多今世所無

之文集。」高儒也說：「漢魏六朝之文，獨賴文選此書之存，不然，幾至泯沒無

聞矣。」  

與《藝文類聚》同代徐堅等編《初學記》，宋李昉等編《太平御覽》，謝維新

《古今合璧事類備要》，祝穆《古今事文類聚》、明解縉《永樂大典》、兪安期《唐

類函》，清陳夢蕾《古今圖書集成》、張英等編《淵鑑類函》等，都是依循它事文

合一的體例。在〈李淵下令編藝文類聚〉一文中提到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（唐） 歐陽詢撰，汪紹楹注：《藝文類聚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5 年第一版），頁 27。 

2
 （唐） 歐陽詢，汪紹楹注：《藝文類聚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5 年第一版），頁 27。 

3
  同註 3 

4
 （清）永瑢、紀昀：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十二年，影《文淵

閣四庫全書》），第 135 冊，頁 2641 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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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由此可知「事居其前，文列於後」是後世類書編輯的主要方法，藝文類聚之影響

十分深遠。 

 

（二）廣泛採用參見法 

 

    參見法本是我國目錄學的著錄方式，而《藝文類聚》是現存完整類書中最早

見參見功能者。張國朝在〈《藝文類聚》的編輯技術成尌及其價值〉一文中認為： 

 

《 》

6

潘樹廣亦在〈《藝文類聚》概說〉中表示： 

 

《 》

7

類書增加參見功能的好處，是可以把原本歸類在不同類目中的同一項資料，運用

「具某部某篇」、「已具某部某篇」、「事具某部某篇」等參見方法，指導讀者參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〈李淵下令編《藝文類聚》〉  李捷撰  《圖書館雜誌》第三期，頁 22，1999 年。 

6
 〈《藝文類聚》的編輯技術成尌及其價值〉  張國朝撰  《圖書與情報》第四期  頁 18   1985

年。 

7
 〈《藝文類聚》概說〉  潘樹廣撰  《辭書研究》第一輯  1981 年，頁 16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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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《類聚卷二‧天部下‧雨》引《列以傳》： 

 

8

下注：「事具以部。」查察《類聚卷七八‧靈異部上‧以道》引《列以傳》載： 

 

9

藉由參見法，可以發現同一事件分載兩類，有兩個資料來源，卻詳略不一的敘述。

又如《類聚卷八六‧菓部上‧桃》引《列以傳》云： 

 

10

下注：「事具獸部。」查察《類聚卷九四‧獸部中‧羊》引《列以傳》載： 

 

11

可知加注者，均為記載較為簡略的一方，編者以之引領讀者，進一步參看較詳細

資料。 

    參見法不僅使類書的內容更加充實，結構愈為完整。讀者可以從不同的條目

中查到同一事物的材料，而且還可以使主題相似的事物，在參見體系中互相連結

起來，達到揭示某一事物的整體性要求。繼《藝文類聚》之後，許多類書都採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
 （唐） 歐陽詢，汪紹楹注：《藝文類聚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5 年第一版），頁 27。 

9
 （唐） 歐陽詢，汪紹楹注：《藝文類聚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5 年第一版），頁 1327。 

10  同註 10，頁 1486。 

11
  同註 10，頁 163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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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見法體例。如《太平御覽》的「具」、《玉海》的「詳見」、《古今事文類聚》的

「見某門」、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的「參見」、《淵鑑類函》的「詳」等，大概同於《藝

文類聚》的「事具」。 

 

（三）類目依照天地人事物的順序排列 

 

    《藝文類聚》在唐代初定天下時修編，在類部安排的順序上，呈現了尊王的

精神。也尌是一種符命祥瑞、天命歸屬的觀念，出現其部類編排之中。《藝文類

聚》在〈符命部〉這一部類之後，馬上接了〈帝王部〉，好充分告訴世人歷代帝

王為皇的正當性。甚而全書大類的順序安排也有別以往。戴克瑜、唐建華以為，

隨著君主政治型態的穩固，天、地、人、事、物的等級區分也逐漸形成： 

 

 

《 》

12 

李孚素、梁松會亦云： 

 

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

  戴克瑜、唐建華撰：《類書的沿革》（四川：四川省圖書館學會編印，1981 年 3 月），頁 27。 

13
 〈詴論類書的分類體系與分類技術〉  李孚素、梁松會撰  《大學圖書館學報》第 5 期 1989

年，頁 2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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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漢武帝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起，中國的統治者、士階層、廣大民眾相繼接

受了儒學。《藝文類聚》即是依循漢代以降的儒家孙宙觀，將之實踐到《藝文類

聚》的編纂體例，創立了歷代類書以天、地、人、事、名物為順序先例。 

    《藝文類聚‧序》云：「……皇帝命代贗其，撫茲寶運。移澆風俗易，反淳

化於區中。戡亂靖人，無思不服。」14強調唐代君王是順於天命，取代隋而統治

天下。是想爾後哪一個朝代不是奉天承運，所以官私類書的大類順序多依照天、

地、人、事、物的順序。人們運用類書時，依循這個順序思索、查考資料，君權

神授的尊王思想，也無形的深烙人們心中。 

 

（四）體例的教化功能 

 

    《藝文類聚》在內容的取捨方面，體現出善美的強烈傾向，乃是儒家重視以

經籍潛化民心，施行教化的實踐。很注意採集正面材料，摒棄反面材料。如〈帝

王部〉只輯錄歷代賢明或正常的君主，對於歷來認為是荒淫殘暴、禍國殃民和篡

奪權位的統治者，如夏桀、商紂、秦始皇、王莽、隋煬帝等，一概不提。又如〈人

部〉列有「聖」、「賢」、「忠」、「孝」……等目，只以很小的篇幅安排「妒」、「淫」

二目。可知其重勸善而輔之以誡惡的設計。所以傅榮賢云： 

 

15

這種宣善誡惡，發揚教化的功能，雖為儒家所倡導，但是歷代君王政權，卻可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

 （唐） 歐陽詢，汪紹楹注：《藝文類聚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5 年第一版），頁 27。 

15
  傅榮賢：《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學研究》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民國 88 年），頁 18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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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獲得安定的力量。故賀修銘云： 

 

16

對一部官修類書而言，當然無法避免這項任務。後世類書基本上也遵循著這樣的

一種精神編輯材料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

 〈興盛與歸宿──詴論類書的政治文化背景〉  賀修銘撰  《圖書館界》（廣西）第三期  1988

年，頁 50。 


